
化工 、冶金与材料工程学部 孙传尧

Sun Chuanyao

孙传尧 　 矿物工程专家 。 １９４４ 年 １２ 月
１３ 日出生 ，山东省东平县人 。 １９６８ 年毕业于东
北大学 ，１９８１ 年获北京矿冶研究总院硕士学
位 。 北京矿冶研究总院前院长 ，研究员 ，博士生
导师 。 长期从事复杂多金属矿石的选矿工程技
术和浮选理论研究 ，在钨铋钼 、铅锌 、铜镍 、锂铍
钽铌等复杂多金属矿选矿领域做出重要贡献 。
在硅酸盐矿物浮选的晶体化学原理的研究中获

重要成果 。 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３ 项 ，全
国科学大会奖 １ 项 ，部级科技奖 ８ 项 。 获发明
专利 ４ 项 。 出版专著 １ 部 ，发表论文 ９０ 多篇 。
２００３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。

为祖国的矿冶事业尽力

１ ．童年
我原籍山东省东平县 。 父亲 １７ 岁时闯关

东 ，经过十多年的奔波流离后终于在黑龙江省
乌苏里江畔的饶河县定居下来 。这是一个与江
东岸的苏联隔江相望的小城 。 １９４４ 年 １２ 月 １３
日我出生在这里 ，当时父亲已 ４４岁 。

１９４８年秋天 ，母亲领着 ４ 岁的我以及 ９ 岁
的姐姐和 １ 岁的妹妹来到佳木斯市父亲那里 ，
父亲已先期在那里与人合伙做生意 。 从此 ，我
们全家在佳木斯市定居 。

１９５２ 年 ９ 月 ，我进入佳木斯第一小学读

书 ，开始了我的学生时代 ，当时正是抗美援朝战
争最激烈的时期 ，各家住户和学校教室的玻璃
窗子上贴满了米字形的防空袭纸条 ，不时地就
有防空警报响起 ，一旦警报响起 ，学生们便立刻
钻到课桌底下 ，待警报解除再坐下学习 。

由于我学习较好 ，学校选拔一批跳级生中
就有我 ，从一年级直升到三年级 ，这样小学我只
读五年 ，１９５７ 年我考上初中 ，就读于佳木斯第
二中学 ，当时有相当一批小学毕业生考不上
中学 。

１９５２ 年冬天 ，雪下得很大 ，我家住的大院
里积满了雪 。 由于父亲失业在家 ，居委会的
干部照顾我们 ，让我父亲把大院的积雪用车
运到郊外去 。 当时我正好是小学一年级的第
一个寒假 ，８ 岁的我在前边拉车 ，５２ 岁的父亲
在后边推车 ，大约用了十几天的时间把大院
内的积雪打扫干净 ，赚了十元钱补贴了家中
的生活 。

后来 ，父亲在亲戚的帮助下开始做小生意 。
５０年代 ，佳木斯的北市场就如北京的天桥

一样 ，有说书馆 ，戏园子 ，茶社 ，单 、双幌的饭馆
布满了街道两旁 。 说评书的 ，唱西河大鼓的 ，唱
评剧 、京剧的 ，唱二人转的 ，耍驴皮影的 ，拉洋片
的 ，耍杂技的 ，抽签算卦 、相面的 ，白天晚上热闹
非凡 ，但社会秩序良好 。 父亲在一个大茶社门
前摆了一个不小的摊位 ，经营烟 、糖 、水果和饮
料之类 。 那时候我不过十一二岁 ，就经常利用
放学后的时间独自一人替父亲看摊 ，还经常有
一些成年的老主顾同我这小生意人聊天 。 这一
段不平常的经历 ，使我领略了北市场的风土人
情 ，目睹了社会底层各类人士的行为特征 ，使我
早熟 ，甚至对我一生都有影响 。

２ ．中学
１９５８ 年 ，我在初中二年级学习时 ，全国范

围内开展了“大跃进”和“大炼钢铁”运动 ，学校
的教学就不正规了 。我们整个班级都到佳木斯
电机厂铸造车间参加劳动 ，我被分配到金木型
工段学习钳工 ，另有一女生学车工 ，其余的都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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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车间里搞翻砂造型 。 为了大炼钢铁 ，第二中
学自己也建土高炉 ，学生们热火朝天地在这里
炼铁 。 其实 ，没炼出一炉合格的铁 。 后来组建
佳木斯铁道兵团到双鸭山市的羊鼻子山修铁

路 ，被称为钢铁运输线 ，我随佳木斯二中的许多
师生参加了这次大会战 。

筑路很劳累 ，但人们就有那种不怕苦的精
神 。 我现在还记得 ，当时是冲锋号声一响 ，筑路
大军便像战场上的战士一样挑着土篮往前冲 。
在这次筑路会战中 ，有一件事至今令我不能忘
怀 ，那就是我和父亲在会战中的匆匆一见 。 公
私合营后父亲在商业系统工作 ，当时他也参加
了筑路大会战 。 深秋的一天晚上 ，我们在羊鼻
子山相见了 ，由于筑路大军连夜转移 ，父亲跑到
我住的全部用树枝搭成的临时帐篷里 ，为我打
好了行李 ，然后就匆匆离去 。

参加这次大会战 ，由于我表现出色 ，被佳
木斯铁道兵团筑路指挥部评为市级筑路模

范 ，受到了嘉奖 ，那一年我才仅仅 １４ 岁 。 我
至今还记得当年在佳木斯电机厂俱乐部召开

全市表彰大会的情景 ，我得的奖品有一块毛
巾 ，一个水杯 ，还有一个精致的硬皮笔记本 ，
一直保存到现在 。

由于“大跃进”之风的纠偏 ，教育总算是走
上了正轨 ，教师和学生散了的心也收了回来 。
进入初三 ，我的学习就已经一路领先了 ，成绩始
终是名列前茅 。 记得有一次平面几何考试 ，全
年级四个班可能只有我一个人满分 。 数学老师
把我的考卷贴到教学楼的走廊里展览 。 １９６０
年初中毕业 ，我被学校直接保送到本校高中 ，仍
然在第二中学学习 。

如果说初中三年是在“大跃进”和“大炼钢
铁”的风浪中度过来的 ，那么 ，高中三年就更加
艰难 ，因为我经历了国家三年困难时期的全
过程 。

１９６０ 年初冬 ，是共和国最困难的时期 。
刚上高中的第一学期 ，没上几天课就让我们
去桦南县的一个农村帮助秋收 。 那正是刮共

产风的时期 ，公社食堂一天三顿饭都是盐水
煮圆白菜或大白菜 ，农民排队把煮白菜打回
家去吃 ，我们帮助秋收的学生只好在食堂吃 。
一连三天未见一粒粮食 ，饿得走路时身体发
飘 ，但一闻到盐水煮圆白菜味就恶心 。 割黄
豆时 ，我们饿急了摘几粒生黄豆吃 ，吃后就拉
肚子 。 这一个月的农村秋收劳动 ，使我们领
略了什么叫困难时期 。

此期间也是我家最困难的时期 。 饥饿和贫
困的阴影终日笼罩着我的家 。 １６ 岁的我决心
为父母分忧 ，利用高一的寒假去松花江北岸打
草赚钱 。 早晨 ，我吃点用菜叶子或制糖厂的甜
菜渣和玉米面混合做的饼子 ，然后拉着爬犁迎
着刺骨的西北风 ，沿着冰冻的松花江面西行 ，快
到莲江口的地方停下 ，站在一尺多深的雪地里
打草 。 中午 ，将打好的草装好爬犁 ，开始吃中午
饭 ：从后腰里取出一块用自身体温防冻的饼子 ，
这是母亲心疼我 ，专门为我特制的一块不含任
何菜 、渣的纯玉米面饼子 。 饥饿难忍的我几口
就吃完饼子 ，再吃上几把雪 ，然后一个人拉着装
满草的爬犁往回走十几里路 ，遇到上坡就等着
几个素不相识的打草人相互帮忙把爬犁盘过

去 。 傍晚拉着爬犁返回到江边一个柴草市场把
草卖掉 。 这样一天下来能够打六七十捆草 ，也
能赚上 ５ ～ ８ 元钱 。 每天晚上母亲把我汗水浸
透的棉裤放在炉子上烤干 ，第二天穿上再干 。
一个寒假下来我赚的血汗钱不但够一年的学杂

费 ，而且还贴补了家庭生活 。
为父母分忧勤工俭学 ，我上初中时就这样

做 。 我利用暑假到市郊的农村干农活 ，铲地 、种
菜 、拔草 、垛草等 。 这样累一天也只挣一元钱 。
高中二年时 ，我到黑龙江省第二建筑公司带岭
建筑工地打工 ，当架子工 ，给瓦工和抹灰工当小
工 ，一天能赚 ２ 元多钱 。 后来我在新疆工作时
砌墙和抹灰都能干 ，其实就是上高中打工时
学的 。

１９６２ 年初 ，正值国民经济困难时期 ，我家
落了大难 ：父亲得病未挺过去病故了 。 母亲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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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工作 ，家中生活再度陷入困境 。 时任我班主
任的王仲树老师家访时得知这一情况 ，便为我
在佳木斯二中申请了每月 ９ 元钱的助学金 ，这
相当于一个住校生一个月的伙食费 ，在中学里
是极其难得的 。 有了学校的助学金和姐姐家的
资助 ，使我保持了旺盛的求知欲望 ，得以圆满完
成高中学业 。 如今 ４０ 多年过去了 ，每想到此 ，
我对恩师王老师和佳二中就油然而生感激

之情 。
从高二开始我当学习班长 ，学习像着了迷

一样 ，不仅数理化学得好 ，其他科目也学得好 。
说来也奇怪 ，当时好像并未想到将来高考会是
什么样 ，只是学习兴趣和求知欲望的驱动 。 我
不仅课内学得扎实 ，而且酷爱读课外书 ，代数 、
几何 、三角 、物理 、化学的习题汇编爱不释手 ，回
到家里干完家务活就做课外题 。 有一本枟高中
物理问题和习题枠的参考书中有几百道题 ，我全
部做完 。

在我和几个要好同学的带动下 ，班级的学
习风气十分浓厚 。 课余时间 ，我们经常在操场
上或马路边画出一些几何图形或数学公式就地

相互考试 ，有时放学路上为了一道题解也争论
不休 ，当争论不出结果时 ，即使已到家门口也返
回学校找老师评判 。 １９６３ 年高考时 ，我们班级
有近三分之一的学生考入全国重点大学 ，当时
在佳木斯市是很了不起的 。

那个年代我们是从高一才开始学习外语

的 ，是俄语 。由于一开始我就下了功夫 ，而且兴
趣极浓厚 ，我学得特别突出 ，似乎也有一点这方
面的天赋 ，高中毕业考试我是唯一获得 １００ 分
的人 ，连一个字母也没错 。有一次 ，在俄语课堂
上留作业时 ，俄语老师要求学生把奥斯特洛夫
斯基的“人生最宝贵的是生命”那段俄语名言两
天后背诵下来 。 在下一次上课检查时 ，老师一
连叫了十几个同学都背不下来 ，有些失望 。 他
说 ：“我最后再叫一个人 ，如果他也背不下来 ，那
就证明我错了 。”于是他点了我的名 ，我分明地
看到他严峻的眼神里带有一丝期望 ，便应声而

起 ，竟然一个字母不差地将这一大段俄语名言
背诵如流 。同学们惊诧地终于能坐下了 ，但老
师也只说了一句话 ：“看来还是有人能背下来 ！”

１９６３ 年 ５ 月 ，我以全优的成绩通过了毕业
考试 。

３ ．大学
１９６３ 年 ９ 月 ，我考入东北工学院（现东北

大学）有色冶金系选矿专业 。
此时 ，国家三年困难时期已过 ，国民经济开

始复苏 ，大学教育已非常正规 ，以基本概念 、基
础理论和基本技能为核心狠抓教学质量 ，完成
未来工程师的严格训练 。

学校要求老师不能教死书 ，学生也不能死
读书 ，要把教学的重点放在培养学生分析问题
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上 ，现在看来这种教学方法
是非常正确的 。 例如 ：流体力学的期末考试中 ，
有一道题是以重力选矿的水力分级机为例 ，计
算不同粒级的沉降速度 ；理论力学考试把重力
选矿中的摇床简化为偏心连杆机构 ，计算摇床
床面前后运动的速度变化 ；普通物理考试中有
一道题涉及感应电炉的理论计算 ；在电工学课
程有关无线电电子学的结业实验课中 ，要求学
生按给定的电路图和元器件独立配线安装一台

再生式四管电子管收音机 ，何时收到电台并调
整好后方可离开实验室 ；至于物理化学考题中
涉及浮选理论的内容就更多了 。 在这样一个教
学环境下 ，学生就不满足于书本知识 ，而是有意
开发自己的创造性 。物理化学是一门比较难学
的专业基础课 ，但我却很有兴趣 ，而且学得也比
较好 。 结业考试时老师出了一道实验题 ：用活
性炭吸附醋酸 ，验证是否符合弗劳德里奇吸附
等温式 。 教材上要求连续摇动吸附 ２０ 分钟 ，我
按要求完成了实验 ，得出吸附等温式 ，但我并不
满足 ，于是我加做了吸附动力学特性的实验 ，这
是老师在考试中没有要求的 。结果令人大吃一
惊 ，不需要 ２０ 分钟 ，３ 分钟内就可以达到饱和
吸附 ；我再往下做 ，１ 分钟之内同样可达到饱和
吸附 。 老师在总结时说 ：“教材上规定 ２０ 分钟
·３３２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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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吸附时间 ，不知道是谁规定的 ，是从哪年开始
的 ，但这次叫孙传尧给打破了 ，一两分钟就
足够 。”

由于我的基础较好 ，大学五年的学习还算
主动 ，这使我得以在大三第一学期能有精力啃
完一部厚厚的俄文版教科书 ：菲什曼教授著的
枟选矿原理枠 。 这本书让我受益了几十年 。

大学阶段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收获 ，是学
校注重对学生的政治思想教育 。 可以说 ，我们
那个时代的大学生是沿着学习雷锋 、王杰 、焦裕
禄等英雄人物的路子走过来的 。当年穆青的一
篇文章枟县委书记的榜样 ——— 焦裕禄枠曾经令我
热泪盈眶 ，焦裕禄在我脑海里的印记已经是根
深蒂固 ，管了我几十年 。 “腐败”这两个字始终
与我无缘 ，大概与当年英雄人物的行为和精神
已经刻在我脑子里有关吧 。

４ ．在新疆阿尔泰山工作的 １０ 年
１９６８年 １２ 月 ，在“文革”中我大学毕业了 。

按着当时中央面向边疆 、面向厂矿 、面向农村 、
面向基层的方针 ，我们专业三个班级的 ７５名毕
业生中有 ２３人 ，此外还有机械系的 ６ 人被分配
到新疆 。我们要到最边远 、最艰苦的地方接受
工人阶级再教育 ，去当工人 。

带着一片迷茫 ，我们踏上了西去的列车 。
到达乌鲁木齐之后 ，再乘汽车北行三天 ，来到北
疆阿尔泰山腹地位于富蕴县的可可托海矿务

局 ，开始了我十年难忘的工作与生活 。
这是一个坐落在中 、俄 、蒙三国交界地带的

阿尔泰山中的一个小城 。我国唯一东西流向并
汇入鄂毕河后注入北冰洋的河流额尔齐斯河经

这里往西流出国境 。
这是国家一级保密单位 ，是一个神秘的地

方 ，神秘得几乎不被世人所知 。 然而 ，这里又像
它的名字一样 ，是一个蕴藏着丰富宝藏的地方 。
闻名国内外地质界并被列入矿床学教科书的新

疆阿尔泰花岗伟晶岩脉实际上是在这里 。该矿
体上部的岩钟部分以石英核为中心向外呈环状

沿空间分布 ，每一环带都有不同特征和含量的

锂 、铍 、钽 、铌 、铷 、铯 、锆 、铪等稀有金属矿物 。
这里的稀有金属资源是国防尖端工业的特种原

料 ，另外 ，此地还盛产多种宝石原料 ，可谓蕴藏
丰富的宝地 。

这里的矿产资源是上好的 ，而气候是十分
险恶的 ，号称中国的冷极 。 冬季一般都在零下
３０ ℃ ～ ４０ ℃ ，我经历过零下 ５８ ℃ ，听说还有零
下 ６０ ℃ 的天气 ，积雪一般在 １ ～ １ ．５ 米左右 。
在这样的严寒中 ，天气是灰蒙蒙的 ，太阳失去了
光辉 ，倒像是悬挂在天边的月亮 。

冬日漫长的严寒令人望而生畏 ，然而更加
使人难熬的是这里的物质生活十分匮乏 。 我在
可可托海矿区工作十年间 ，从来没有看到商场
里有卖鸡蛋的 。 什么葡萄干 、哈密瓜等新疆特
产 ，这里连见都没见过 。 都说新疆的牛羊肉味
道鲜美 ，可当时每年供应的肉微乎其微 。 肉票
平时舍不得用 ，进入初冬一次买肉回来 ，把肥肉
剔下来炼成羊油 ，节省点要吃一年 ，一连多少年
连定量供应的植物油也未见到 。

１９７１ 年 ９ 月 ，我的妻子 、大学同学周秀英
正临分娩 ，可是家中一个鸡蛋也没有 ，这可怎么
坐月子 ？ 一天早晨 ，上了一整夜夜班的我跟着
一位工人师傅骑着自行车走了十多里路 ，来到
一个少数民族居住的村庄 ，这里连一个汉族人
也没有 。

语言不通 ，我壮着胆子走进村民家连比画
带说 ，就这样一个两个地收购 。 到了中午 ，买了
４０ 个鸡蛋和几只鸡 ，疲惫不堪地回到家 。 这 ４０
个鸡蛋和几只鸡就是妻子生大女儿时月子里的

全部补品 。
前六年 ，我先后当过装卸工 、搬运工 、房屋

修缮工 ，在井下当过采矿工 、掘进工 ，选矿厂的
磨矿工 、重选工 、磁选工 、浮选工和值班长 。 第
一线的工作 ，许多艰苦的活我都干过 。 当装卸
工运粮 、油 、面时 ，我扛过 ８ 袋面 １６０ 公斤 。 干
采矿和掘进工时冬天住帐篷 ，有时早晨起来 ，发
现一夜的大雪几乎把帐篷埋上 ，门都出不去 。

正是在生产第一线工人岗位上的磨炼 ，使
·４３２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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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练就了一身工艺操作和设备维修的技能 ，这
为我以后 ３０ 多年从事工程技术工作奠定了坚
实的实践基础 ，以至于 １９８４ 年我以北京矿冶研
究总院工程师的身份在广东凡口铅锌矿搞工业

试验时 ，不少人还误认为我是一个机械工程师 。
几年以后 ，我和同学们以实力得到领导和

工人们的认可 ，先后从工人岗位上调出来从事
技术工作 ，我是第一个幸运者 。

在 １９７４ 年前后 ，８８５９ 选矿厂处理低品位
的锂矿石 ，因流程结构和工艺条件不适应 ，在相
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浮选锂精矿均为废品 ，冶炼
厂拒收 ，产品质量成了瓶颈 ，但却无人着急 。 我
当时只有 ３０ 岁 ，无任何人授意 ，独自在试验室
搞科研并在老工程师李金海的支持下组织工业

实施 ，使得原矿含氧化锂 ０ ．３２ ％ 时 ，所获得的
浮选精矿含锂达 ４ ．４２ ％ （４ ．０ ％ 就是合格品） 。
此生产指标在国内外绝无仅有 ，不仅结束了锂
精矿长期废品的历史 ，而且为提高低品位锂资
源的利用率提供了技术保证 。

这一成果在当时以阶级斗争为纲 ，把“批林
批孔” 、批“唯生产力论”视为“主业”的年代里 ，
居然得到矿务局党委的重视 ，专门派一位领导
到选矿厂宣布对我口头表扬 。

１９７５ 年夏 ，为了最终确定建设中的 ８７６６
选矿厂 １号系统的浮选流程 ，冶金部下达命令 ，
要求可可托海矿务局与广州有色金属研究院合

作尽快完成选矿工业试验 ，为大选矿厂最后的
设备安装提供依据 。 可可托海矿务局把这项现
场工业试验负责人的重担压在我的身上 。厂里
浮选机不够 ，在那个边远的地区 ，若去东北采购
计划外的设备在时间上已无可能 ，唯一的办法
就是自己设计 ，自己造 。 我领着一批技术人员
和工人日夜奋战了二十多天 ，崭新的 １０ 台浮选
机终于按期安装到位 ，而此期间我不满 ４ 周岁
的女儿正因病住院 ，我竟然没能舍得花一个小
时的时间去医院看一眼 。 刻苦的攻关 、勤劳的
汗水终于开花结果 ，工业试验开车后一次成功 ，
保证了大选厂的建设进度 。

１９７５ 年秋季 ，经十年设计和建设的我国最
大的稀有金属锂铍钽铌选矿厂 ，可可托海 ８７６６
选矿厂终于竣工剪彩 ，这在冶金部和新疆自治
区是一件大事 。 然而喜忧参半的是 ，剪彩后的
选矿厂却停下了 ，因设计 、施工 、工艺和设备中
存在诸多问题 ，使选矿厂无法投产 。

从 １９７５ 年冬季开始 ，我担任 ８７６６ 选矿厂
的技术总负责人 ，接着于 １９７６ 年 １０ 月出任生
产技术副厂长 。 我和李金海厂长带领工程技术
人员和工人同志完成了上百项大大小小的技术

改造 ，先后解决了 － ５０ ℃ ～ － ６０ ℃ 的严冬水源
地供水 ，非保温矿浆管道两相流输送 ，粉矿仓冻
结 ，尾矿库冰下沉积放矿等关键性的工程技术
难题和大量的工艺 、设备改造任务 ，终于使全厂
打通流程 ，１ 号系统铍锂浮选分离工业试验及
转产成功 ，获全国科学大会奖 ，为该厂的成功投
产做出了重要贡献 。 我的某些成果一直沿用
至今 。

选矿厂刚投产问题多 ，在最困难最紧张的
时候 ，我在现场工作经常是通宵达旦地一干就
是十几至二十几个小时 。 １９７６ 年 １１ 月 ，儿子
出生了 ，此时 ，我忙得顾不上高兴 ，更无精力照
顾自己的妻子 ，便买了一面袋子当地产的像发
面饼一样的“饼干” ，外加一暖壶水放在了妻子
的床前 ，无可奈何地说 ：“你饿了就先对付吃点
吧 ！ 我什么时候下班也没个钟点 。”那正是全国
工业学大庆的日子 ，生产就是政治 ，就是无声的
命令 。 我多次看到工人同志现场抢修设备排除
故障时的忘我牺牲精神 ，我亲眼看到在零下
５０ ℃ 的严寒中 ，维吾尔族电铲司机为了方便抢
修不得不摘下手套 ，裸露双手在电铲底盘下操
作 ，几分钟后接触冻铁的双手和小臂上已是一
道道红黑色的冻伤痕 。 我也曾看到寒冬深夜在
尾矿库工作的哈萨克族老工人 ，打着手电在风
雪的旷野中独自在尾矿坝上巡回检查的身影 。
我心疼这些工人同志 ，这一幕幕的动人场面深
深地刻在我的头脑里 ，使我进一步净化了心灵 ，
提高了责任感 ，也更加严于律己 。
·５３２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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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那个文化生活极端贫乏的年代里 ，能看
一场电影好像是矿山人园了一场梦 。 在我的口
袋里经常有一张张买好的 ，但因工作脱不开或
在家里苦钻专业技术书而过期作废的电影票 。
偶尔去电影院 ，我看到自己的票位居中 ，便走到
边位对别人说 ，我和你换一下位置 ，我个子高挡
别人 。 那时能吃一碗肉像过年吃顿饺子 。厂里
搞副业 ，１９７６ 年杀一头猪不够职工分 ，只好给
每个职工发张票 ，凭票到厂食堂排队买碗回锅
肉“解馋” 。 作为副厂长我最后去 ，当排到我时 ，
食堂工人很为难地告诉我肉不够卖了 。 我二话
没说 ，买了一碗菜汤吃了两块玉米面发糕就离
去 。 此刻 ，怀孕又营养不良的妻子已几个月没
闻到肉味了 ，正眼巴巴地盼着我把一碗肉带回
来解解馋 ，可晚上见到我两手空空回来 ，泪水一
下子就涌了出来 。那时候在领导干部中还没有
防腐倡廉之说 ，可是我本能地感到应当这样做 。

１９７８ 年 ，国家招收“文革”后的第一批研究
生 ，当时全厂 ６ 名领导中有 ４ 人在外由我主持
工作 ，根本无心报考 ，也无时间复习 。 在同学拉
我作陪考的鼓动下 ，我匆忙上了考场 。 好在大
学期间我功底尚可 ，再说当“陪考”的也没有压
力 ，居然以北京矿冶研究总院专业第一名的考
分考上了该院的研究生 。

离开矿区去北京报到那个秋日的早晨 ，我
不惊动任何人 ，在妻子 、孩子和朋友的陪伴下来
到民航站乘去机场的班车 。 可我万万没有想
到 ，竟有近百人在民航班车前等着我 ，在大清早
赶来为我送行 。 我无言以对 ，默默地控制着感
情向“列队”送行的人群一一握手道别 。 去机场
的民航班车正好路过选矿厂 ，当我看到一座座
洒下自己汗水的车间 、厂房和那静如湖面的尾
矿库时 ，一种强烈的眷恋使我百感交集 ，我强忍
着眼圈中的泪珠使它不在亲人面前落下来 。

５ ．在北京读研究生
我是冶金部在京院所统招的硕士研究生 ，

也是“文革”后的第一批研究生 ，学籍在北京矿
冶研究总院 。 当时这批院所的研究生和北京科

技大学自招的研究生全部集中在北科大上学位

课 ，大约有 １００ 多人 。 这批人是十多年人才的
汇集 ，年龄大者与小者相差近 ２０ 岁 。 在科学的
春天 ，又是经考试录取的 ，研究生们学习热情极
高 ，也相当刻苦 。 这个研究生班中有相当一部
分人后来成为高校的校长 、副校长 ，研究院的院
长 ，也有一些人出国深造 。 总之 ，绝大多数成为
教学 、科研和工程技术专家 ，有两人后来当选为
中国工程院院士 。

矿冶总院下大力气培养这第一批研究生 。
学位课任我们选 ，北科大开不出的课 ，我们就到
中国科大研究生院和北大去上 。 例如 ，“矿物晶
体化学”和“硅酸盐矿物学”是中国科大研究生
院何铸文先生讲授的 ；“结构化学”是北大著名
的周公度先生讲的 ，我下功夫学 ，这些知识对我
后来的科研及学术思想起很大的作用 。

我的导师吕永信先生是我国著名的选矿专

家 。 他从浮选到重选 ，从理论到实践 ，从工艺技
术到机械设备 ，在这样大跨度的研究领域原创
性地获两项国家发明奖 ，这在国内外是罕见的 。
他不但学问高 ，而且平易近人 ，人格高尚 。 在他
的精心指导下 ，１９８１ 年我研究生毕业 ，获得了
硕士学位 。我在学位论文中提出了矿物浮选的
晶体化学观点 ，受到专家的关注与好评 。 在
１９８２ 年秋召开的全国首届工艺矿物学学术会
议上 ，我以霓石和铁矿物为例论述了矿物的晶
体结构 、表面特性和浮游性之间的关系 ，引起会
场上轰动 。一位来自天津的老工程师称我的报
告是“一鸣惊人 。”会议执行主席 、东北大学陈祖
荫教授好像突然发现一匹黑马 ，破例将规定 ２０
分钟的论文宣读时间 ，让我延长讲透 ，结果我讲
了 ３５分钟 。 紧接着陈教授作了讲评 ，说他多年
来想干而未干成的事 ，由我干成了 。 这是陈教
授对我的鼓励 ，这一研究方向我刚刚开始 ，更远
未干成 。

６ ．在北京矿冶研究总院工作的 ２５年
从阿尔泰山腹地来到人才济济的矿冶总院

工作 ，只想在专业技术领域能作出些业绩 ，从来
·６３２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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没想当什么干部 ，可我终究未摆脱干部二字 。
我在专题组搞科研正值学术思想活跃 ，也

容易出成果的黄金时期 ，１９８５ 年 １ 月 ，院长和
党委书记决定让我代理科研处处长 。 ９ 个月
以后 ，在我毫无思想准备 、毫无察觉的情况
下 ，上级又宣布我任副院长主管科研工作 。
１９８８ 年 ２ 月 ，院长何伯泉晋升为中国有色金
属工业总公司副总经理 ，上级党组又任命我
接任院长 ，直到 ２００７ 年 ２ 月离任 。 我孤身一
人从新疆来到北京 ，没有任何背景 ，我的资历
浅 ，院龄短 ，在 １９８５ 年一年内连升三级 ，两年
半后又升到矿冶总院顶尖的位置 ，这从未想
过的事却成为现实 。 当院长时我 ４３ 岁 ，这一
年龄当时在大型院所长或大中型国企中是属

于年轻的 ，也看得出我的老领导思想是何等
的开明 ！ 有人戏称矿冶总院的干部队伍结构
是“老兵 ，中将 ，少帅” 。 即科技人员年龄偏
老 ，中层干部 ６０ 年代毕业生偏多 ，而少帅无
疑是指我了 。 我深感责任之重大 ，只是由于
我在新疆艰苦的环境里顶着一个接一个的

压力走过来的 ，因此我并未感到有多大的压
力 。 可我万万没想到这院长一干就是 ２０ 个
年头 ，并且 ，这 ２０ 年正是国企改革最艰难的
时期 ，我总算挺过来了 ，只是每年从年初到
年末的每一天我从未敢松懈过 。 我的性格
特点是无论做什么 ，也无论我是否喜欢做 ，
不做便罢 ，要做 ，我就认真 、尽责 ，争取做到
优秀 。

好在大家看我还出于公心 ，从新疆山沟里
走出的人也不想图什么 ，看我办事还公道 ，有点
事业心和责任感 ，人品不错 ，还有点改革精神 ，
决策比较民主 ，也敢承担责任 ，于是院领导班子
成员 、中层干部和广大职工都支持我 ，理解我 ，
没有给我出难题的 ，这使我值得与大家合作共
事 ，共建矿冶总院这一和谐的人文环境 。

我特别强调科研为基础 ，科研成果要进行
工程转化 ，矿冶总院必须坚持科研 、工程设计和
科技产业“三位一体”协调发展 ，矿冶总院要为

国家承担四个责任 ：政治责任 、社会责任 、经济
责任和技术责任 。 如今的矿冶总院以矿产资源
综合开发利用和材料科学与工程为主业 ，以建
设具有国际品牌的大型科技企业集团公司及国

家和行业的技术创新基地为定位 ，年复一年地
发展着 。

１９９３ 年 ，在我和其他领导的极力主张和
决策下 ，我院买下了 １００ 亩地准备兴建矿冶
三部 。 １９９５ 年实现了当年设计 ，当年施工 ，当
年见效益 。 人们还记得 ，在开工典礼那天出
现了令人难忘的一幕 ：４ 月 １８ 日 ，风大得连会
标都挂不住 ，工地上头戴三种不同颜色安全
帽的三支施工队伍齐刷刷地整装待命 。 彩旗
猎猎 ，风沙扑面 ，人们的目光急切地聚焦在远
处的马路上 。 ９ 点钟 ，一辆汽车风驰电掣般地
驶来 ，把刚刚办好的开工证送达会场 ，于是典
礼开始 ，破土动工 。

开工后 ，我对工程会战指挥长 ，比我大学
早毕业六年的老学长郑宝臣副院长说 ：“我就
管三件事 ：一是决策上项目 ；二是筹措资金 ，
如果资金不到位影响施工进度我负责任 ；三
是定投产日期 ，年末必须按期投产 ，到时如果
厂房盖不起来 ，像露天高炉冶炼一样也得投
产 。 别的我不管了 ，你爱怎么干就怎么干 ！”
年近 ６０ 的郑副院长不负众望 ，以矿冶精神干
出了矿冶速度 ，按期竣工投产 。 如今这里已
是北京矿冶研究总院效益最大的产业基地 ，
也是世界上最大的永磁铁氧体预烧料生产基

地 。 在年末全院的总结表彰大会上 ，当宣布
郑副院长因领导工程会战有功获奖金 １ 万元
时 ，会场爆发出长时间的掌声 。

１９９７ 年 ，北京矿冶研究总院兼并了濒临
破产的丹东冶金机械厂 ，工厂已连续 １１ 个月
发不出工资 。 实现兼并以后 ，两年内扭亏 ，第
三年开始盈利 ，如今已连续六年盈利 。 工厂
兴旺了 ，人气活了 ，下岗的工人回来了 ，职工
的收入大幅度增加了 。 看到这番活力 ，我感
到一种欣慰和满足 ，可有多少人知道我内心
·７３２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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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压力和付出的艰辛 ！ 有一年临近春节 ，我
带着春节慰问金到丹东去看望该厂贫困的老

工人 。 走进一位双目失明的老工人家 ，当听
说是北京来人看望他时 ，老人家十分激动 。
他拉住我的手说 ：“俺啥也看不见 ，俺听俺厂
的工人讲 ，俺厂在北京找了个爹 。”我赶紧接
着说 ：“这爹是党中央 ，国务院 。”

１９９７ 年同年 ，我院又兼并了北京钨钼材料
厂 。 该厂当时同样处于困境 ，已连续三年亏损 。
兼并后 ，同样是两年内扭亏 ，目前也连续六年盈
利 。 一个科研机构同一年内兼并两个濒临破产
的企业 ，开创了国内科研院所兼并企业的先河 ，
并且如今两个企业都发展起来了 。

我历来注重专业技术工作 ，由于当了 ２０
年正职院长 ，搞管理工作自然要花去大量的
时间和精力 ，但是 ，也只有首先做好院长工
作 ，我才能有资格 、有精力 、也有可能从事自
己喜爱的专业技术工作 。 做一个较为合格的
双肩挑的干部是很不容易的 ，这使我不可能
像平常人一样从容潇洒地生活 ，我把不少业
余爱好都中断了 ，我几乎把所有的节假日都
花在专业技术工作上 。

在 １９８３ 年至 １９９３ 年间 ，我与李凤楼 、赵
纯录等合作用了十年的时间对我国铅锌选矿

开展技术攻关 ，创造性地提出异步混合浮选
法 ，在我国最大的凡口铅锌矿首获成功 ，并获
得 １９８９ 年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。 在铅锌分
离方面 ，也接连创造出新的技术 ，成功地用于
西林 、浑江 、锡铁山等矿山 ，多次获部级科技
奖 ，有的使企业起死回生 。 这些成果当时带
动了我国铅锌选矿的技术进步 ，填补了这一
领域的某些技术空白 。

从 １９９２年开始 ，我又致力于开展电化学控
制浮选综合技术的研究并主攻工业化应用 ，该
项技术在西林铅锌矿等矿山获得成功 ，并获
１９９６年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。

我全面组织领导和参加国家“八五” 、“九
五”重点科技攻关项目 ——— 湖南柿竹园复杂多

金属矿选矿科技攻关 ，与科研 、设计及企业的
同行合作 ，历经十年奋斗 ，与肖庆苏 、程新朝 、
李长根等研究成功我国独创的钨钼铋复杂多

金属选矿新技术 ——— 柿竹园法 ，解决了钼铋硫
化矿 ，黑 、白钨矿物和萤石的综合回收技术以
及含钙矿物浮选分离的难题 ，这是世界钨选
矿技术的重大突破 ，获 ２００１ 年国家科技进步
二等奖 。

在 ２００２ — ２００５ 年间 ，我作为项目负责人并
与王福良 、赵纯录 、周秀英等合作研究成功云南
会泽铅锌矿高品位富锗硫化 ——— 氧化铅锌混合
矿石的选矿工艺 。 依据我们研究的新工艺技术
已建成年处理能力 ６５ 万吨矿石的新型选矿厂 ，
现已投产 ，又获行业科技进步一等奖 。

理论研究中 ，在我已初步形成的矿物浮选
的晶体化学原理这一思路的基础上 ，我与印万
忠合作 ，应用矿物晶体化学原理和键价理论 ，系
统研究了五大类硅酸盐矿物的晶体结构 、表面
特性与浮游性之间的关系 ，发现了一些重要规
律 。 在此基础上 ，出版了一部目前国内外在该
领域唯一的学术专著枟硅酸盐矿物浮选原理枠 。
我还主编审了枟矿产资源综合利用手册枠和枟当
代世界的矿物加工技术与装备枠等大型专业书 。
至今发表各种学术论文 ９０ 多篇 ，培养了硕士研
究生 ５ 名 ，博士研究生 ２４ 名（已毕业 １５ 名） 。
我将苏联的惯性圆锥破碎机引入中国并进行开

发应用获得成功 。 我主持研究的硫化矿选择性
捕收剂 BK ３０１ ，填补了国内空白并已在国内外
推广应用 。

由于我在锂铍钽铌 、铅锌 、铜镍 、钨铋钼等
复杂多金属矿石和硅酸盐矿物选矿科研及工程

技术领域所做的工作得到工程技术界及同行的

认可 ，我于 ２００３ 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。这
不仅是我个人努力的结果 ，我发自内心地说 ，是
东北大学 、矿冶总院乃至新疆有色金属公司的
培养 ，以及几十年来社会各界的合作者对我的
支持和关爱 ，是他们托起我来 ，摘取了这枚光
环 。 如今我获得了五枚奖章 ：１９８９ 年 、１９９６ 年 、
·８３２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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２００１年 ，三次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的奖
章 ；２０００ 年 ，荣获全国劳动模范奖章 ；２００３ 年 ，
又获得了一枚象征着北京矿冶研究总院最高荣

誉的矿冶勋章 。 无论是什么样的荣誉 ，我都把
它看作是过去 ，而事业每前进一步都是从零
开始 。

回顾几十年来风风雨雨的奔波 ，我感慨万

千 ，但我感悟到 ：人有各种各样的活法 ，我追求
的是 ：不能白活一生 ，不能白上大学 ，不能白学
专业 ，能做到这一点 ，我知足了 。

矿冶事业是资源开拓的艰难和铺路基石般

的奉献融为一体的事业 ，能为国家的矿冶事业
尽力是我莫大的荣幸 。

·９３２·




